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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郑州地铁五号线救援：乘客砸窗自救，妇孺先撤离
2021年 7月 21日凌晨 1点左右，河南交

通广播记者小佩打开手机，面对上千条涌来
的问候信息，她哭了：“我第一次知道自己这
么重要。”

7月 17日开始，河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
降雨，郑州更是遭遇罕见暴雨。郑州气象官
方微博发布消息称，7月 17日 20时到 20日
20时，三天的过程降雨量 617.1mm。其中，
小时降水量、单日降水量均已突破自1951年
郑州气象观测建站以来60年的历史记录，罕
见的暴雨导致郑州多处公共设施被淹。

7月 20日晚上，采访途中的河南交通广
播记者小佩和数百名乘客被困在地铁5号线
上。小佩的求助信息引发高度关注。在经
过 4个多小时的等待和救援后，小佩和其他
乘客于当晚10点全部获救并撤离。

据央视新闻报道，7月 20日 18时许，积
水冲垮出入场线挡水墙后进入正线区间，造
成郑州地铁5号线列车在海滩寺街站和沙口
路站隧道停运。此地救援共疏散群众500余
人，其中1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5人受伤。

小佩和绝大多数乘客已经平安到家，但
这次惊险撤离所带来的后怕与感动并未消
失。

一
雨至少已经下了一天一夜。7月 20日

上午11时，郑州交通广播频道的播音员小佩
和同事外出采访，实时播报路况信息。

雨越下越大，雨伞和雨衣很快失去作
用，她们浑身湿透。到下午，有消息称郑州
地铁一号线部分地铁站出现积水，小佩又和
同事前往采访，并做了连续报道，向市民发
出预警信息。

下午 5时许，郑州市许多地方被淹的消
息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天气预报显示暴雨天
气暂时不会停止，小佩所在的单位也需要人
员值夜班。

采访暂时告一段落，小佩决定先回家一
趟，把淋湿的衣服换掉，安顿好孩子后再去
单位值班。当时地面交通陷入瘫痪，她和同
事只能坐地铁。

小佩回家需要先乘三号线，再换乘五号
线。她家附近的积水已经很深，丈夫觉察出
危险，询问她的位置后准备到站台接她。

夫妻二人约定在五号线的换乘站海滩
寺站汇合。下午5时35分，小佩到达海滩寺
站，丈夫已经提前赶到，几分钟后他们进入
地铁车厢，前往沙口路站方向。

地铁到达沙口路站时，车厢里突然开始
广播，“说要临时停车 20分钟”。透过玻璃，
乘客们已经可以看到地铁外的轨道上有积
水。

但大家并没有太担心，“毕竟我们在车
内”，她说。没过多久，一名穿着制服的工作
人员赶来，要求乘客随他到一号车厢紧急疏
散，但众人走到一号车厢时门并没有打开，

又被带回。接着大家发现地铁开始向反方
向的海滩寺方向开。

但地铁开了不到 2分钟又停了下来，此
时车厢里已经进水了，水位上升很快，迅速
淹没了脚踝。此时是下午 6时 5分，小佩仍
在工作群里直播五号线的运营情况，那时候
大家仍然觉得地铁是安全的。

一名工作人员赶来，通知大家做好准
备，需要到前端车门紧急疏散。

此时地铁并未靠站，而是停在隧道里。
大家从前端车门出来，到轨道旁边台阶上，
扶住台阶旁边的抓手。隧道里的应急灯打
开，几百人顺着光线向海滩寺站方向缓慢移
动。

为了准确告知救援人员自己的位置，小
佩特别留意到，她握住的抓手上的编号为
195号。此时，地铁轨道变成了一条湍急的
河流，浑浊的水流急速奔向前方。

晚上 6时 40分许，大约走了十几分钟，
有人喊了一句“往回走”，前方再次遇到阻
碍。队伍太长，消息很难传到后方，于是有
人建议相邻的人拍着彼此肩膀，将消息传递
出去，隧道里回响着“往回走，快走”的声音，
队伍并未混乱。

后方无路可走，于是大家又被要求回到
车厢，车门被关上。这时水流进入车厢速度
变快，有人站到了座椅上，小佩和丈夫仍站
在车厢地板上。

小佩看到外面的水位已经高过车厢，在
车厢外晃动着，好像下一秒就要压破玻璃。
小佩继续在工作群直播进展，她也告诉领导
和同事，这里的情况紧急，需要救援。后来
她才知道，单位领导一直在与消防救援部门
沟通。

小佩不会游泳，她一只手抓着扶手，一
只手抓着丈夫的手，等待救援。车厢里弥漫
着紧张的气氛。为了保存手机电量，她将手
机调到了省电模式。

二
大家商议逃生策略。有人建议将车厢

玻璃砸开，水涌入后或许会呛口水，但大家
可以逃生。有人反对，认为砸开玻璃后洪水
会将车厢淹没，后果不堪设想。双方僵持不
下，车厢内缺氧愈发严重。

小佩也感到呼吸困难，很难说出话，旁
边的人和她一样大口大口喘气。她变得昏
昏沉沉，求生的本能驱使她死死拽着扶手。

无奈之下，晚上 7时 35分左右，小佩连
发两条微博求救，“所有应急、消防，请救我
们！我们被困在五号线隧道（海滩寺—沙口
路站），请扩散！车厢内的水到胸部了！我
已经不会说话了，求救！”

她又在朋友圈发了求助信息。在她拍
摄的视频中，车厢内的应急灯不停闪烁，车
厢外的洪水急速流动，车门的缝隙有洪水透
入。“外面的水已经到这个位置，我手机马上

快没电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条微
信。”她带着哭腔说。

此时她最牵挂的就是两个孩子：老大已
经13岁，老二才4岁半。今天她不能按时回
家，如何向孩子解释自己身处的险情，这让
她感到焦虑、无助。最终，她选择不说，并相
信救援人员会到来。她只将情况告诉了父
母。

“我本来可以早点发出求助信息，但是
不想让大家觉得我为自己占用公共资源。”
她后来告诉界面新闻，情况到了最紧急的时
刻，车厢内还有几百人，她才以记者身份发
出求助信息。很快，“河南交通广播记者采
访被困”的消息在网络上引发关注，许多人
致电她询问状况，消防力量也正在紧急准
备。

晚上8时10分左右，车厢内的水位已经
快到胸口，车厢外的水位则已经高出头顶，
有 2米多高。由于车厢内缺氧，已经有人呼
吸困难。情急之下，一个高个子男子取下车
厢内的灭火器，朝着车厢玻璃顶部砸去，试
图砸开一道口子，让外面的空气进来。

“砰、砰、砰”的撞击声寄托了几百人的
希望。大约砸了七八分钟，玻璃裂出一个窟
窿，车厢内的缺氧状况才有所缓解。“幸好砸
开了，不然缺氧的情况可能更严重。”小佩回
忆说。

求助信息发出后不久，小佩接到的消防
部门的电话，对方详细询问了她的位置，并
表示会尽快赶来。小佩的心情舒缓了许多，
她鼓起声音在车厢高喊：“大家保持镇定，救
援人员很快就到。”大约五分钟后，前端车厢
的人说看到车厢外面有光。“那一刻，我们都
觉得有救了。”小佩说。

前端车门再次被打开，但此时地铁已经
被洪水冲击得偏离轨道，原本站在车厢上一
步就可以跨到的台阶，此时距离台阶有两三
米远。

消防人员以输水带为安全绳，一头系在
台阶旁的抓手上，一头系在车厢里，让乘客
们扶着安全绳往台阶上撤离。“最让我感动
的是，救援人员都站在洪水里，水就在他们
的脖子下面打转。”小佩说。

三
撤离时，车厢里有一名男子喊道，“让老

人、孕妇、小孩子先走”，其他男子都积极响
应。接着是体力尚可的女性走，男人最后
走。“真的跟电影里一模一样”，小佩说。

当时是下班高峰期，老人并不多，但有
不少妇女和小孩。男人们给这些弱者让开
道，搀扶着这些人离开。小佩的丈夫和其他
几个男性乘客跑到末端车厢，帮助其他乘客
撤离。晚上 9时 30分，小佩车厢撤离，此时
她的丈夫仍在帮助其他乘客。她想留下陪
着丈夫，但丈夫让她先走。

此时，隧道里的水“像山洪一样”，仍然

非常危险。她想，“万一有一个人出事，还有
一个照顾孩子”，她便先离开了。

撤离的道路是隧道旁边的一条台阶，大
约只有五六十厘米宽，两个人很难并行，但
救援人员仍走在靠近洪水的外侧，扶着一些
体弱的乘客。小佩注意到走在她前面的女
子很虚弱，背上还背着一个很沉的背包，于
是从她身上取下背包，帮她一直背到站台
处。

到达站台后，小佩哭了，“我感觉太可怕
了，我也太幸运了”。其他人乘客或扶着墙
壁哭泣，或蹲下失声痛哭。小佩借了一个手
机，给父母报了平安。她看到 3名医生正在
抢救乘客，人手紧张。有医生询问谁能做志
愿者。她觉得自己的体力尚可，举手应承，
帮助医生们递工具，照顾乘客。

突然，有人喊能不能帮忙拉一下救援
绳。用水带临时替代的救援绳很长，一头系
在隧道内的抓手上，一头伸到车厢里，救援
人员需要让救援绳保持拉直状态，撤离的乘
客才能扶着救援绳安全出来。小佩又过去
和其他乘客一起，使劲将绳子拉直。这一幕
让她动容。

四
小佩在站台看到，一位年轻的医生正在

抢救一名乘客。医生说，此人失温了。医生
让他保持镇定，又询问周围的乘客是否有糖
果。小佩的口袋里还有几颗口香糖，于是递
给了这名乘客。大约一个小时后，这名乘客
才慢慢恢复体力。

出于职业的敏感，小佩询问这名医生的
名字，但对方告诉她，自己的名字不重要。
这名医生告诉她，这是他研究生毕业后，第
一天上班，身上的白大褂是早上才从医院领
取的。小佩注意到，这件白大褂上满是泥
巴。小佩帮那些失温的乘客盖上军大衣，给
他们按摩手掌手背，“力所能及地做点事”。

晚上10时许，车厢里所有的人才全部撤
离出来。10时 30分左右，更多救援人员赶
到。他们告诉小佩人手已经足够，她可以离
开了。小佩和丈夫从地铁站出来，道路上的
积水已经没过膝盖，许多地方都停了电，光
线昏暗。

他们想就近找个酒店住下，但是附近的
酒店已满。他们找到一个洗浴店，但这里连
地板上都躺着人。他们只能摸黑回家。走
到一处涵洞时，她发现水位太深，有淹过头
顶的危险，只能退回来，绕到高架桥上，徒步
好几个小时才回到家。

小佩到家应是7月21日凌晨1时许。原
本家里的门会反锁，但今晚没有。她知道，
孩子在等她回家。房间内，孩子给她放了一
杯凉开水，还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
段话：“妈妈，凉开水你一定要喝。”

“今晚我还能够回到家，我觉得自己太
幸运、太幸福了。”她哽咽道。


